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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总结针灸器具的沿革与发展历史，理解其演变的成因，思考其对针灸技法发展、

理论建构、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影响。首先对针灸器具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这一范畴

的根据；汇总了古今针具、灸具的分别使用情况、创新的节点、现代的境况等，建构了新的论

述逻辑；探索了针灸器具的演变趋势与人们的主动选择，挖掘了促成这种沿革的客观动因，

反思了针灸器具的变化对“针灸学”本身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思考了中医在传统与现代、东方

与西方的对话中的抉择与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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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人类的所有医治手段大多需要取材

于自然，或创制器具，或辅助施治。即使是精神疗

法，也需要人为营造的氛围以及具有安慰剂效应的

器械或装饰。从宏观上看，医疗活动借助的外物主

要有两类，一方面是用于内服以调理看不见的体内

世界的药物，千余年来，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东

西方医者对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以不同的理

论逻辑解释这种“看不见”的机理；另一方面，则是

有着更早起源的在体外施治的器物，用于对“看得

见”的身体进行各种刺激以产生治疗效果。外治法

发展至今，唯东方医学的针术、灸术理论化程度最

高，学术体系建构最是完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

关的器械也日益多样与精细，并已具备相应的规范

化制作标准。

对于针灸的早期起源，虽众说纷纭，但大体上

都是追述到砭石疗法和热熨之术。推至极致，甚至

可在动物的行为中找到类似的主动自我疗愈[1]。关

于针灸术自古至今所使用的器具的罗列与变革，无

论针灸史界还是考古界，都已做过较为充分的研究

工作，本文除对这些既存史实与实物进行再次梳理

和赘述，更将对“针灸器具”的范畴进行反思与明

确，并通过对针灸器具的演变和革新的动力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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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来探索背后的医疗器具的技术史，以及这种革

新给“针灸学”本身带来的影响。

1 针灸器具的范畴

针灸器具的范畴，是讨论首需界定的命题。“针

灸”器具，顾名思义，即在施用针、灸之类的体表刺

激疗法过程中，所使用、借助的工具、材料等。

针术，即以针状物按压、透刺人体皮肤，对体表

形成刺激作用，以产生局部或远隔的治疗效果，与

针术相关联的器具可以不同的刺激深度进行划

分。尽量扩大探讨的器具范围，则包含自远古时期

用以切痈排脓、割刺脉管的砭石，到如今针灸临床

使用的不同型号的一次性消毒针。

灸术，是通过热熨、药物刺激、或其他与加热相

类的方法，同样施用于体表，轻则产生温热除寒的

疗效，重亦可以大泻病邪。灸术的实施需两方面器

材，一是用于燃灼的材料，一是辅助这一疗法实施

的工具。

针术与灸术发展过程中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

体系，其代表流派甚至有所冲突，但有时亦相互配

合使用。对针术与灸术的歧见，主要由于对两者安

全程度的不同看法，这也正是随针具、灸具的沿革

演变而起伏的。目前，几乎不会再因安全性而对两

者的优劣进行评判，且在温针灸一类的治法中，针

与灸和谐相处，共同疗疾（图 1）。“针灸器具”则是

在针术与灸术，以及两者结合的各类疗法中，医师

使用的治疗器具与相关材料。

但在针具的范畴中，仍存在模糊的边界。一般

认为，针术始自远古时期，原始人类通过打磨的石

块等来治疗、缓解体表的病痛，但这一“医疗”行为，

严格来讲，是两股支流的源头。一股支流是以揩摩

按压痛处、反应点来缓解疾病，是后来的针灸、按摩

之术的始祖，其发展至汉及汉以后，则有了“以痛为

输”“阿是之法”等记载，而着实有效的固定点，则渐

渐被理论化，并与脉的概念相联系，形成经脉、腧穴

等如今众所周知的理论体系。另一支流则与当今

的“微创手术”相似，当然，原始时期限于生活条件、

技术水平，是否真的“微创”是难以保证的，但其后

随着金属工具的发现和革新，这种局部小型切痈排

脓、割疮缓痛的疗法也愈渐精细，并伴随了丰富的

文献载述。与这两股支流相应，则发展出了两套治

疗工具，到今天，前者包括了各类型号、样式的毫

针、梅花针等创伤极小的精细针具，后者则有放血

的三棱针、针刀等微创的粗放器具。

2 古今沿革与发展创新

2.1 针具

针具的发展是同源异流的过程。鉴别这两条

支流，对回顾、梳理针具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因文

字上常统而言之，造成很多误解与混淆，扭曲了理

论的发展和对针灸实质的认识。因此，下文将以

“针”和“针刀”之名来区别之。

针具的沿革多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具

材质的运用与创新，另一方面是针具形态的设计和

改造。材质的选用，将直接决定着针体的粗细、软

硬，从而影响着针的制作和使用，因此材质的沿革

在更大程度上与针的变革并行；而在形态方面，由

于针的形态改变无非日益精细，以及长短之别，类

似针刀的器具却自《灵枢》的九针之论起即有多样

化的雏形，故针具在形态上的沿革更多地体现于针

刀的演进过程中。从这两方面分别回溯针具的发

展与沿革。

2.1.1 针具材质沿革

针的早期雏形即是用于体表揩摩按压及刺脉

的砭石，《说文解字》中有“砭，以石刺病”的描述，在

图1 温针灸（图片来源：乌海市蒙中医院针灸推拿科）

Fig. 1 Needle warming moxib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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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籍中，亦有关于砭石疗疾的记载，《素问·异

法方宜论》将各类治法归于五方，砭石则应于“东方

之域”[2]。砭石的使用应和了石器时代的普遍器具

制作材料特点。

对砭石运用的佐证，一方面有如《黄帝内经》等

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也有考古挖掘的文物辅证。陶

针也与此情况相似，龙山文化遗址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出土的古代陶针，构成了一些学者对其医治用途

的猜想[2]，而《本草纲目》《幼幼集成》等文献中，均有

关于“瓷针”刺病的载述[3]。

但对于草木针、骨针等其他非金属材质的针

具，则相对缺乏如此全面的证据。草木针因于无法

长期保存，缺乏考古的支持，其使用仅于部分古代

文献中有所载述，如《证治准绳》对松针治疔的描

述，《儒门事亲》中关于草茎刺血的篇章 [3]，都属此

类，但从治疗的性质上，实应属下文即将论及的放

血之术。而骨针则与之相反，仅存考古实物的暗

示，却未见于文献之中，且诸多考古发掘的骨针末

端带有针孔，可知其有缝衣之用，故而很难直接证

实其医疗用途，这也是在目前医药类出土物品考证

中值得推敲之处。

针具发展至《内经》时期，已是以金属铸制为

主，而具体所采用的金属属性，则与当时的冶炼技

术密切相合，故而在出土文物中，有商周青铜针，西

汉金、银针[4]，以及其他铁针、铜针等。相对于原始

时期的砭石、陶针、骨针等，金属针具更坚固耐用、

安全性高、易于造型，其明显的优势使其成为针具

的主要制作材料沿用至今。这些属性多样的金属

针一直沿用至20世纪初，其后，针具的制作日渐精

细。1953年，承淡安倡导以不锈钢制造针灸针，中

国开始出现今天临床上常用的精细、柔韧的不锈钢

针灸针，并随着临床消毒标准的提升，推行使用一

次性无菌针灸针[2]。在针具的型号上，日本针灸临

床多用极其纤细柔软的金属针，而因于江户时代杉

山和一为盲人针灸师发明了管针[5]，并创制管针进

针法，沿用至今，使用柔软针体亦能直接进针，不易

弯折，是对辅助进针法的重要扩展。

金属针具的沿用使电针的创新成为可能。19
世纪初，法国医师提出了使用接通电流的针具的想

法，电针由此诞生，并于20世纪初用于治疗坐骨神

经痛，至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进入临床应用[6]。电

针能够加强并延续对施针处的刺激，适应于今天的

针灸临床患者多、难以持续施用手法的特点，尤其

对于感觉、反应相对麻木的病证更为适宜。

随着现代医用科技的飞速发展，针灸学者也不

断创新，将临床上使用的对人体形成刺激作用的媒

介，与针术结合，研制了超声针灸、激光针灸、磁针、

微波针、水针、穴位贴敷等[7]。这些以其他介质代替

实体针来对腧穴或反应点进行刺激的方法，在很大

程度上，是对减缓患者痛苦，从微创到无创的努力

探索，体现出针灸与现代医学科学、材料学等领域

的创新性融合。

2.1.2 针具形态演变

针具的形态的演变与针具的材质沿革息息相

关，材料的不断更新与进步延展了人们对塑形的控

制，使制作精细的针具成为可能。也正是塑形、制

作水平的提升，早期的针具逐渐分化为前文提及的

“针”与“针刀”两大类，相对来说，后者形态的多样

更为明显，也是这一部分将重点论及的对象。

如前文所言，原始的刺激媒介主要是砭石，除

用于对痛点、反应点的揩摩，其另一重要用途即是

切痈排脓、割祛病灶，而这一用途也是后来针刀等

粗放器具的原始雏形。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

用于揩摩按压的砭石渐向柱状、精细的方向发展，

而切痈的砭石则与刀具更为相似，出土的砭石中也

多见此类。

《灵枢》应可算作首次对针具进行的系统、理论

化的描述。在数术观念的影响下，《灵枢·九针十二

原》对九种针具进行了罗列和分别探讨，包括镵针、

圆针、鍉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

根据《灵枢》的经文描述，以及诸多后人对这九种针

具的描画（图2）、复原，不难发现，其中镵针、锋针、铍

针、圆利针、大针等五种针具的用途更偏于剧烈的手

法，而圆针、鍉针、毫针、长针的使用则更偏柔和。对

九针的划分方式颇耐人寻味，经言“九针者，天地之

大数，始于一而终于九”，故取九为总和自不必说；而

另一方面，《周易·系辞下》中有“阳卦奇，阴卦偶”之

说，则五为阳数，四为阴数；联系《黄帝内经》中“补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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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暗含的动阳静阴的思想[8]，此处九针论列5种
治疗手段相对激烈的针具，以及4种治疗手段相对

柔和的针具，似亦暗藏数术理念于其中。

从九针之论中，可以看到数术等思想观念影响

了针具的制造理念，是当时针具形态各异的形上层

面的决定因素；而形下的因素，则源于实践应用对

针具形状不断革新的直接需求。

放血术在古今中外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把过

多的血液或象征某种病因的血液，与疾病的发生进

行直接关联，似乎是全人类的通感。《灵枢·九针十

二原》中的镵针与锋针，都有刺破皮肤以出血泻邪

的功用，而后者发展为三棱针，在今天的针灸临床

仍被用作放血泄热排痈的工具。

针刀之术，与古代以砭石、刀具直接切割的“外

科”操作有一定血脉关系，到现代，这一概念在狭义

上固化为“针刀”（或称“小针刀”）。与传统意义上

的针灸术不同，针刀的施术对象并不建构在经脉、

腧穴等理论之中，所调理的也并非脉气，而是实体

的组织、结构。现代临床中，有了麻醉术的运用，针

刀术能够更深入皮肤内部的肌肉、筋节，而患者也

不必再承受古人被医治的痛苦。与毫针相似，针刀

的研究者也不断开发、结合现代科技，创制了水针

刀、超微针刀等[7]。

除了粗放针具的革新，浅表、轻柔的治疗方式

的需求也衍生了许多新型器具，使现代针具的形态

更为丰富多样。

同样是放血，三棱针的刺激强度过大，出血量

多，并非所有患者都能忍受；而梅花针则相对柔和，

刺激层面偏于浅表，医者执握富有弹性的针柄以施

力，多个针头平均了刺扣的压强，使患者不必感受

过强的疼痛，而达到浅表放血泻邪的效果。

刺激量小的针具使体表长时间留针成为可

能。由朱琏先生于 1955年发明的 T型针，是此类

针具的代表性创造[9]。其后，相似的皮内针经过各

种革新，逐渐得到普遍的运用。1978年，日本研发

了商品化的揿针，并推广使用，提升了此类微针具

使用的便捷性。此类长时间局部刺激用具的变体，

还有穴位埋线与压丸法，多用于皮肤薄浅的部位。

火与针的结合，从操作上有针尖处烧灼和针尾

处烧灼两类，前者指将针尖烧红后，快速点刺皮肤，

称火针，直至今天，仍被用为治疗寒疾痛症的强刺

激手段，只是因其创伤性大，没有其他温和疗法运

用普遍，在源自印度医学的《秘传眼科龙木论》中，

被用于治疗眼疾[4]；而在针尾处烧灼，则以温针灸为

主，至迟在明代的《明医杂著》中已有记载，是在针

尾固定艾炷或其他燃烧物，起到温热熏熨的作用，

温针灸在今天的民族医学，如藏医学的实践中，是

主要的体表治疗手段[10]。

古今医者除了使用针状、刀状的器具施行体表

疗法外，还有其他的刺激方式，其中使用普遍而自

成一家的就是拔罐术，是利用负压造成体表局部皮

下出血，或经针点刺后利用负压放血的疗法。拔

罐，古称“角法”，顾名思义，即使用牛角或其他动物

角以多种手段形成负压产生吸拔作用。马王堆帛

书《五十二病方》中有关于用角法治疗外痔的记

录[4]，其后随着经脉腧穴理论的发展、成熟，吸拔处

也由局部病所扩展结合了腧穴所在。随着器具的

发展变革，人们使用的器皿从角过渡到陶罐、竹罐、

玻璃罐、塑料罐等，不同材质的罐各有相应的形成

负压的方法。

图2 九针图（图片来源：〔明〕张介宾著《类经图翼》）

Fig. 2 Image of the Nine Nee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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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灸具

人类将火运用于医疗行为，当然不止于灸术，

但灸术却是先于针术，并与针术相伴一直持续至今

日的古代体表疗法之一。灸常被称为“艾灸”，其名

称上与“艾”的关联来源于二者在实际运用中的密

切关系。《说文解字》中“灸”即“灼”之意；而对于艾的

记载更早是对其香气的描述，在古代历史与文学的

文献中都有关于艾的记载，《雷公炮炙药性解》中描

述其“味苦，性微温无毒，入肝脾二经，主灸百病，温

中理气，开郁调经，安胎种子，止崩漏，除久痢，辟鬼

邪，定霍乱，生捣汁，理吐衄血。”[3]

根据有记载的文献来看，灸法的历史早于针

法，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

中都有关于灸疗的记载[11]。传统的灸法是以火点

燃艾绒在体表直接或间接的烧灼，因其操作简便，

危险较小，因而与针术相比普适度更高，对施术者

的要求也相对宽容，从北宋李唐的《村医图》（又称

《灸艾图》）中就可见得古代施用此法时相对随意、

简单的条件需求（图3）。

如前文所述，灸法的实施所倚赖的器具有两大

类，一类是直接用作燃烧材料的灸材，另一类是辅

助灸法实施的器具。以下从更为核心的灸材论起。

2.2.1 燃灼材料的多样

艾叶研磨的艾绒是灸法的主要的燃灼材料，除

此之外，汉以前所用的蒲绳，晋隋唐使用的蜡、竹

茹、硫磺、蔓著子，明清时期的灯心草、阳隧锭等，都

是不同时段用以代替艾绒来燃烧的材料[3]。另有将

药物与艾绒混合后卷成艾卷来熏熨的方法，称为

“雷火针”“太乙神针”等[8]。宋金元时期，出现了不

需点燃而直接利用药物本身的刺激作用来形成类

似艾灸的治疗效果的方法，称“天灸”，天灸常用的

材料包括毛莨叶、吴茱萸、斑蝥、白芥子、蓖麻子、甘

遂等[2]。现代研究人员通过改造艾灸条的设计，创

制了无烟艾灸[2]，燃烧艾灸产生的大量烟雾，在一定

程度上无益于健康，且在现代封闭式治疗环境中施

行不便，而无烟艾灸的发明，减少了这种弊端，对医

患双方来说，都起到了保护作用，提高了艾灸疗法

的适用性与接受度。

古代文献载述了丰富的用于施灸法的燃灼材

料，也有关于灸材选择禁忌的记载，《黄帝虾蟆经·

辨灸火木法》中有“八木之火以灸，人皆伤血脉肌肉

骨髓”的说法，即指不宜用于燃烧作灸材的 8种木

材，包括松、柏、竹、橘、榆、枳、桑、枣，且每一种“木

火”都附有相应的施用之后的所致病状。无论这是

纯粹的理论对应，抑或有一定实践基础，但都体现

了当时对灸材选择的慎重与对经验的总结。

2.2.2 辅助灸具的发展

论及辅助灸具，需要先明确两种施用灸法的方

式，一是直接灸，二是间接灸。顾名思义，两者的区

分是以是否直接接触皮肤为标准。直接灸既包括

直接将艾炷置于皮肤上点燃，又包括持点燃的艾条

按于皮肤表面，因这种灸法常导致施灸部位出现灸

疮，故也称“发泡灸”。另一种间接灸法则相对温

和，是在艾炷或其他灸材与皮肤之间以某些物体隔

开，既不影响热量的传递，亦不会引起直接灼伤与

疼痛，在现代针灸临床中，接受程度较高。而辅助

灸具，则主要针对配合间接灸法使用的隔离物，或

现代创新的器具、器械等。

图3 《村医图》（原图收藏于中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Fig. 3 Painting of a Rural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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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艾灸大多是较直接地使用艾叶等灸材

搓制成形，在体表使用。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

了制作规整艾炷的艾炷器，内置圆锥空洞，洞下留

孔，放入艾绒后，以圆棒插入孔中压实制成[12]。东

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有了关于使用隔垫避免

烧伤的记载，并于后世逐渐丰富，包括隔蒜灸、隔盐

灸、隔椒面饼灸、隔附子灸、隔薤灸、隔面饼灸、隔黄

土饼灸、隔豆豉饼灸、隔葶苈豆豉饼灸、隔商陆灸、

隔杏仁饼灸、隔硫磺蒜饼灸、隔槐皮灸、隔南星饼

灸、隔葱灸、隔巴豆饼灸等[13]，此外，还有用瓦甑作

为灸具的记载[2]。这些种类丰富的隔垫物的选用，

一方面考虑其操作上的可行性和取材的便捷程度，

另一方面也有对其药性的考量，通过在其上燃灼艾

绒，可助其药性在皮肤局部的发散与渗透。从散状

的艾绒到有相对固定形态的艾炷已是创新，而自明

初朱权之《寿域神方》中，灸材形制再一次革新，出

现了艾卷，也就是今天临床常见的艾条[12]。

现代灸法的运用以间接灸为主，因而相关的器

具不断创新，设计愈渐精良。传统的艾炷也仍然在

使用，据学者统计，现代临床中使用的间接灸隔离

物较丰富，其中较高使用频率的有姜、药、蒜、

盐[13]。比间接灸更为稳妥安全的，是各类温灸器、温

灸盒，多是木制、金属制的半密闭小盒，内置艾绒或

艾条等灸材，置于体表产生熨热效果。此外，亦有一

些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仿照艾灸的原理，以红外线、光

电等作为加热媒介的尝试，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

开始出现了冻灸疗法[12]，虽然在原则上已经不适宜

归入灸疗的范畴，但同属于对体表施治的探索。

3 针灸器具变革动因及其对“针灸

学”的影响

对于针灸器具的演变过程的追溯，已有诸多学

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探讨。本文对这

些探讨进行梳理、汇总，从中摸索新的演进逻辑，但

也并不想止于对纯粹史实的反刍。在对这些历史

上、甚至今天使用的针灸器具的展列中，透过现象

的表层，对个中节点与思想动因进行更深的发问。

首先，在这种漫漫承袭、兼有革新的历程中，针

具、灸具都有着怎样的演变趋向？

从历史的回溯中，可以看到针灸器具在近代以

前都渐向制作的精良发展，虽有多样性趋势，但并

未出现颠覆性革新，而精良的制作，也就意味着痛

苦的减轻、意外的减少；而在近代以后，现代发展

中，针具与灸具都有着明显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趋

势，出现了多种替代媒介，如电、光、磁等，而传统意

义上的金属针具与灸具本身，除了日渐标准化的趋

向外，少有翻新。民国以前的沿革更大程度上出于

人文的关怀，以后的革新则更偏于向“科学化”的靠

拢。

其次，如果说针灸器具的演变趋向透现的是人

们的主动选择，那么客观上造就和推动这种沿革的

原动力和影响因素又是什么？

第一，最直接而客观的决定因素，即是不同历

史阶段决定的生产力水平与器物制造的水准，这一

点在早先时期针具的制造上体现格外明显，针具所

用材料基本符合当时器物通用材料，而技术水平与

精细程度也取决于其时打磨石料、雕刻、冶金、金属

铸型等技术的发展状况。第二，客观的自然环境与

条件决定了针灸器具的取材，如，药线点灸法多在

中国南方地区使用，是壮族文化的传统自然疗法，

即以苎麻线在中药中泡制后点燃施灸，在其他少数

民族传统医学中，也有类似的因地制宜的方法，如

蒙古族的白山蓟绒灸、柽柳灸、纸屑灸、铜灸法、金

灸法、银灸法，藏族使用的天竺火灸、汉地火灸、霍

尔火灸、烙灸等[11]。第三，医者对人体的认知程度，

以及操作技术需求推动了器具的革新，随着人们对

于人体内部结构与生理、病理本质性认识的加深，

对针灸器具的安全性与使用规范有了新的标准，不

断降低针灸术的风险，亦需要更为精准、安全的器

具。第四，从以人为本的层面上，受术者本身也对

针灸器具的创新不断提出要求，一方面，人们生活

环境、条件的变化，使人体体质也不断发生改变，决

定了对外用器具的承受度和接受度的波动，另一方

面，针灸适用的疾病谱也在更新，自然导向了部分

器具的弃用，并研制新的适宜器具。第五，跨文化、

跨国的交流，尤其技术层面交流，促进了针灸器具

的翻新，甚至一些新器具在其他国家诞生，并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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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响着中国针灸器具的演变。

反之，针灸器具自古至今的诸多变化，是否给

“针灸学”本身带来了影响？

已有学者探讨了针灸器具的沿革对针刺治疗

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这种沿革丰富了针刺治疗的方

法，促进了针刺理论的发展，扩大了疾病治疗范围，

加强了针刺安全性，促进了无痛针刺治疗的发

展[7]。这种对针灸实践的推动性积极意义是毋庸置

疑的。但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针灸学”这一概念，就

旨在延展人们观察的范围，包含着针灸治疗活动，

但不拘于此。从针灸考古角度看，对针刺器具演变

的回溯，钩沉了一些易被忽视的针灸发展的时代特

征，对于出土器物的功用判断，愈加冷静与慎重；从

针灸史的角度，针刺器具是这部历史的形象具现，

每一次的革新，都象征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波动，从

中能够看出，针术与灸术本身，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舞台上的博弈，对器具的弃用和推崇，反映了人们

在不同时代对体表疗法的耐受程度和安全上的认

可情况，相对客观地呈现出针灸术的兴衰；在针灸

理论方面，针灸器具的精细确实使更精确的理论革

新成为可能，如愈渐密集的腧穴定位等，而器具的

效用也在让人们不断反思理论与实践是否脱节，辨

析理论的性质和实用价值，并在面对新疗法时能够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判断，不断思考“针灸学”的学科

范畴，构建更理性的针灸学理论框架。

4 结论

如果把古今用于针灸疗法的器物仅作为器物

本身对待，就仿佛游览博物馆而走马观花，仅看到

古今之较，同与不同。而人们更关注的是，在这种

同与不同之中，思考针灸发展至今何以如此，反思

当下所用，判断未来的研究取向与价值。应该说，

针具与灸具的每一场沿革，都是复杂的，出于偶然

的契机与必然的发展，出于对人文的关怀与对科技

的渴望，出于在面对国际评判中稳固立命的传统，

也出于在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冲击下一次次自我的

怀疑与证明。针灸的器具沿革，伴随着针灸学发展

至今的历史，在并不起眼的角落，发生着一系列理

论与实践的较量。可以看到，在针灸器具的现代发

展阶段有着明显科学化、标准化取向，但值得庆幸

的是，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诸多方

面都在历史的波澜中逐渐西化，但针灸器具却相对

延续了基本的传统，甚至愈渐凸显“中国化”的复兴

趋势。尽管针灸器具的施术过程中，亦采纳了西方

医学的优势，如对消毒的重视，对操作环境的规范

等，但仍是根基未变，方法主体仍是银针数支、艾绒

一撮。即使如针刀一类与西医外科原理相近的技

术，也仍然持守在传统的领域中，焕发着新生。中

医与西医是思维、观念和话语上都难以相融的两种

医学体系，针灸器具的历史与现状，似乎提供了一

个颇具启发的案例和角度，这种中西医学的“结

合”，实际更有可能、也更适合以各取所长，融洽共

存的形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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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evolution of acu-moxa instruments with analysis on
hidden motivation and intellectual-history

Abstract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a retrospect of evolution and history of acu-moxa instruments and attempts to give an
explanation of the hidden motiv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its influen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u-moxa technique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Firstly, with an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 reasons, the scope of acu-
moxa instruments is defined. Secondly, based on an literature review, th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modern situation of acu-
moxa instruments are summarized chronologically. With a new logic of statement, the hidden ideological,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is exhibited. Finally, three question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Were there any extractable tendencie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development of these instruments? What were the objective motivations that resulted in the evolution and creativity of
these instruments? What kind of influences might be brought to the discipline of‘acu-moxa’by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instruments? By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we open up to several ideas about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times, as well as in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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